
記得 

  還記得當初帶著一身志氣與稚氣，一腳踏進心有所屬的，社團大門的心情嗎?

無論那是幾番掙扎，抑或是義無反顧的決定，總之，我們便是如此地奉上青春了。 

  對我來說，也許那像擇偶條件符合的初戀，也許像種田。 

  先說個較為冠冕堂皇的理由，目前放眼望去，多數大專院校的佛學社團幾乎

缺血，血氣、養分不充足的結果，日日皆岌岌可危，都有可能休社，甚至偃旗息

鼓。作為佛教徒，認為有責任貢獻一己之力願正法久住，於是甫踏進輔大大門，

便順著心中高尚、難能可貴的堅持，一路走向大千佛學社的攤位。 

  社團博覽會途中，當然也被其他有趣，或是早有興趣的社團打動。作為一介

凡夫佛子，自是不足為奇，但後來天人交戰，總會教育自己「取次花叢懶回顧，

半緣修道半緣君。」，如果自己好，但佛學社依然不好，心裡也著實糾結難耐，

於是揣著幾張傳單，邊看邊走、邊走邊望。 

  走到攤位，記得畢業多年的老學長仍有心地回來幫忙招生，在一片喧囂雜沓

的博覽會攤位中，大千社的好自是涅槃寂靜、不言不語。隨著一枝沉香的裊裊輕

煙薰染，附上學長們的法喜笑容，在填寫個人資料時便不猶豫了。思來想去，有

幾個社團能不問能力、不在乎參與時間，如此真心竭誠地歡迎自己的到來？少了

權位鬥爭、少了社團社費等等，想到這，名字、學號、系級不知不覺簽完。 

  至於不登大雅之堂的原因，便是在大學聯考前在菩薩前所許的願，願我傾一

己之力於佛學社團，願我大學能如願考好，願我能善願成就……；到了分發完大

學志願，其實也沒有多大的改變，願我傾全力於佛學社團，願我轉學考能如願上

榜，願我善願成就……。彌陀慈父當初為法藏比丘時，於寶藏如來前發四十八大

願攝取眾生；釋迦世尊在為菩薩時，也發了五百願，不捨娑婆有情。而我，則是

念念為人，卻也不忘為己。 

  懷著一份虔誠、一份對自我發揮的期待，與被看見、被喜歡的渴望，在各種

需要人力、時間、巧思，需要付出的地方，自然是不遺餘力。譬如，開始測試自

己的美感、考驗電腦文書處理能力，將單調、例行性的表單，設計成順眼的社員

資料表、回饋單；設計社課課後的佛學問答題目，試著讓記憶名相變得有趣；獨

自一人窩在社辦，找梵唄影片來聽，花一段時間苦練法器，希望在共修時，讓與

會大眾生起虔誠、恭敬心，暫時放下現實中的煩惱，專心共修……。 

  走進社辦大門之前，從不曉得我有多少創意、多少能耐，直到將自己依託在

社團裡，做了各種覺得可能有用的努力，不知不覺便將自己，定位成大千佛學股

份有限公司的表現傑出、全勤員工，甚至是公司高層。如此的生活重心，讓載浮

載沉般的自己漂了上岸，覺得生活好有希望，在付出、交流過程中的愛與被愛，

讓我確信這些付出都是對的。 

  直到第一次的校慶社團擺攤，才讓我重新思考，是否自己還有可以進步的空

間。 

  這是個可大可小的活動，對於社團的招生宣傳沒有太大幫助，只是對於畢業



的社友們來說，是個回娘家看看的機會；並且根據老學長的經驗，以前也曾在校

慶擺攤收入不少，補貼了許多社團支出，本著如此的善意、目的，於是我也投入

思考，如何能在校慶擺攤中闢入財源。只是一個活動的規劃，本需要人力參與協

助，不巧的是，這次活動幾乎只有社長與我比較有時間坐下來討論，所以許多細

節，都在兩人會議之下所決定出來，其他不需長時間參與的工作，如要採購、布

置，才有人能夠幫忙。窮心竭力的我倆，本著初心想為社團做事，但方法與角度

不同，在時間壓力下，也沒能好好溝通，於是時有低氣壓籠罩在偌大的社辦，窗

外學校繽紛的聖誕節布置彩光應景，輕鬆歡樂卻透不進來。 

  直到擺攤前一晚，我仍為著翌日的鍋爐而在捷運線上的兩端奔波著，回到學

校已然接近子時，發現價目表出了點紕漏，情緒化成文字若溪流奔流入海，一面

緊張、一面努力補救，在場的夥伴疏通我的苦水，一邊幫忙。雖然身心俱疲，但

在活動前夕感受到的，卻是更珍貴的真誠、合作齊心。 

  於是那一夜忙到卯時，沒有機車的我，只好坐計程車回家。 

  近午時，撐著空洞的雙眼來到攤位，當下看到其他社員們忙碌，心中並不是

感激之情，而是為他們沒有來開會約定好、擅自主張的判斷決定而動怒，雖然放

在心裡悶燒，卻也使人不得清涼。在之後的某次共修結束後，我們幾個重要參與

成員坐下來開了個簡單的檢討會，只是追根究柢，也難以歸咎孰是孰非。站在一

個「我」的立場來說，投入心力最多的社長與我，是最被需要尊重的，只是盡力

在人，成事在天，那時候的我哪能明白，「我」能掌握的事，又能有多少？ 

  檢討會愉快地結束，事後與其他社團好友聊到這件事，才發現原來社長的個

性如此，而誰的個性又是如何，這才明白所發生的事似乎都合理，先前我努力在

天時、地利上，卻忘了終究要人和，而且不只是他人和，還有觀察自身起心動念，

與自己溝通，方能人和。 

  過後，自己發現「我」其實並不如想像中地強大，並且好用，於是退而求其

次，只專注在份內的工作好好完成，並期待著做到完美，接受他人回饋。 

  新的學期，我並沒有如願地出現在其他國立大學的轉學榜單上，只有收到師

大的備取通知書，顯然的安慰獎，不過，對於樣樣都執著，卻樣樣智慧不足，還

在找方法的我，確實有安慰到心裡。已得聖眾加被，接下來依然得再接再厲，努

力培福，無論是為自身慧命，抑或是學業努力。 

  選擇了自己還算擅長的共修悅眾，並且一邊與幹部們談論著新學期的招生、

社課方式。總覺得通過些努力，必然是能留住一些社員的。至少，讓他們願意踏

進來，而不只是站在門外觀看。於是我假設自己是新生，想了想，有甚麼地方，

會讓自己願意多留一下、看看聽聽，即便自己本來不是對於佛教特別有興趣，但

少許的參與、少分的了解，總是可能讓他喜歡這地方，抑或是帶些有用的東西走。

邊想邊做、邊做邊學，我開始披上實驗袍，把自己覺得可能可以用的方法，加入

燒杯裡，無論社課或是研討，只要負責的部分，希望進行過程必然能輕鬆愉快，

像是聊天聚餐、設計活動問答、分享彼此生活，偶而迸出點火花，調和出絢爛卻

不刺眼的美麗顏色，在問題間也融入一些佛教思想，給參與者新的想法，像從試



管裡飄出的淡淡花果香，而不再只是與經本、講義面面相覷，反覆咀嚼著如蠟的

文字、蠹魚的痕跡。 

  至於共修，我總思考走訪眾多寺院道場，是甚麼讓我願意一而再、再而三地

回去用功？想了許多、歸納許久，大概便是悅耳的梵唄，與設計過的共修儀軌吧。

我集結各地方讓我覺得攝心的優點，透過共修前的引言，引導大眾暫時放下身心

世界，想像自身面臨聖眾，並將自身完全地交付給菩薩，再將平時苦練的爐香讚、

法器梵唄用上，拜託我的夥伴們一起當悅眾，一同排練，搭上海青、縵衣，讓共

修的氛圍隨著氤氳裊裊，結成朵朵祥雲，飄入每人心裡。共修流程務必要求與出

家眾帶領的一般流暢而不間斷，共修完，帶著大眾回向，並給大家獨立回向的時

間在佛前許諾自身願望，願願相續，更發善願。 

  想了這麼多、做了這麼多，只是到底，也不過是我一個人的眼界，雖然有夥

伴的支持與配合，也有來自於社員的友善回饋，但改變總不是件輕易的事，尤其

不是在第一線招生的老師或是社友，對於這些不同以往的招數總是有些疑慮。在

他們參與社團的時空背景裡，那也許還是個算單純一點的環境，手機還沒如此推

陳出新，願意來社團坐坐、聽聽佛法的人，也都還有幾個，社員間彼此的凝聚力

與向心力竟也隨時間累積發酵，越加深厚。每月的社友團體共修會、每年的社友

團員出遊，在在反映大千社的輝煌鼎盛。只是煩惱粗重的我，著實很難向前輩們

說明我看到的情形，當向外尋求刺激、快樂已成為主流，那麼藉由認識、觀照自

己來得到平靜，早已變成了一種奢侈。 

  更何況，還要我們相信不會說話的佛像，與看起來像是考試課本的東西。 

  如果說，社團招生與課程設計有思想落差，還算好理解，不過後來得知連共

修也有想法歧異，著實讓我震懾。理由是有社友覺得我擅改了大千社的共修傳統

流程、梵唄也不同，為秉持著優良念佛傳統，希望能回到以前依止台中蓮社時那

樣簡單、樸實的精進方式。天生反骨的我，當然也不是太容易妥協，總覺得只要

我努力付出、把共修經營得更好、更為莊嚴，其他聲音自然會少。都播種出去了，

怎麼能不熬到秋天，看看究竟能收穫多少、成果有幾分呢？ 

  基於夥伴與社員們的支持，又再度嘗試了一段時間，但事情獨攬在身上，總

是難以持之以恆。有次下班，從國父紀念館馬不停蹄地趕到新莊，只為了晚上七

點的共修，好不容易游過下班人潮、滑進即將離站的車廂、努力蹬上階梯，緊抓

住最近的一班公車不放，終於在接近七點時，站在了佛堂門口。正當我無視眼前

的便當，取起我的海青正披上時，卻聽到社友看似關心，實際上卻覺得太晚到的

慰問……。 

  從那次之後我便再度認真思索，關於自己、關於佛學社團。 

  我付出努力是想得到甚麼呢？而社友們的反應，又是為什麼呢？求好心切也

許不是錯的、用方法努力招生也是對的；只是如果問題不在對錯，而只是緣分問

題，那是不是就可以放下許多得失了呢？所付出的努力自己問心無愧，但是我只

看得到社團招生，只在意現有社員們的感受，對於老社友或是指導老師的看法，

總覺得一成不變、蕭規曹隨，並無法因應目前社團現有的狀況，所以聽聽就好、



參考就好。 

  即便真是如此，我仍忽略了人和的重要。也許老師、社友們不清楚有些改變

是好的，嘗試溝通其中的善巧改變，也沒有太大的作用，如果說這些事情做了，

仍然無法達成，那麼尊重當下的因緣，才是最重要的吧！畢竟大家都作為社團的

一份子，本著初心都是想為社團好，也許今天這不只是個社團，時間過了，大家

還是願意回來，那種記憶從以前一直被保留到現在，如此深刻的記憶，又是什麼

呢？ 

  我開始回憶起與社員們相處的點滴，我努力製造美好回憶的用心，認真傾聽

並給予幫助的真誠，想想，這感覺真像「家」。 

  只要累了、想了，隨時願意就回家。 

  我開始明白，「家」這件事勉強不來、「緣分」這件事故意不來，也許我能創

造一時的社團人數，但會留下來的人，必定是有緣人、是家人，否則有天我離開

以後，那些善緣也就跟著離開了。所以，我決定放下「現實」的眼光，接受社團

當下的樣子。 

  感謝那些喜歡、認同並支持我的社員們，他們給了我許多重要的精神糧食，

讓我知道原來我很努力、我能努力，我值得被肯定；感謝反對的老師及社友們，

是他們讓我想得更深更遠，這一輩子裡，終究要懂得佛陀說的緣起，並且記得、

放在心底。 

  如果當初考上轉學考離開輔大，是否就會更開心、前途更光明？但至少肯定

的，是我在輔大大千社的歡笑、痛苦、悲傷、害怕、懷疑、不屑、不捨……，哭

哭笑笑演完一場戲後，所理解、修到的學分。人生何嘗不是如此？所以不管遭遇

了甚麼，總是要有點收穫，思維佛陀所說的，才是真佛弟子。而這一年半載以來

的播種，也算是收穫滿滿。 

  不久前遇到現任社長，他說他有許多不同的想法，老師都同意了，並且主動

問他可否嘗試，目前加社長總共三個幹部，也許是因緣到了，可以讓他們好好地

耕耘了。而在共修時過份關心我的那位社友，則是被接下來的每個幹部列為黑名

單，也許他能當個盡責的好媽媽，卻跟當初的我同樣，忘記當個尊重當下因緣的

人。 

  你還記得，踏入社團的種種嗎？ 

  對我來說，是場祈福大典、魚躍龍門的拚搏、是心中的金馬獎最佳紀錄片、

是一片金黃的初秋記憶。 


